本檔案未經整理

約伯書綜覽——從約伯的苦難看神在祂子民身上的工作                        高冠群
導言

凡讀過約伯書的人，都會深深被約伯的苦難所懾服，世上除了基督外，約伯所受的苦，可算是人類苦難的極致，這位猶如立在軍中的完美君王（廿九：25），在一刹那間，財產家人如雲烟消逝，驟變為一位滿身毒瘡，生在灰土堆中與乞丐為伍的苦人兒（二：8），這個震撼性的苦難，彷彿成了約伯書的中心點，但是，若我們細心研讀及從整體去看，便會發現此書原來只是以苦難作襯托，以約伯作範例來說明神在祂子民身上進行雕刻工作的法則及歷程：藉着突如其來的打擊及內心的煎熬，從以皮換皮到打擊骨肉，目的為把約伯從一個完美的階段帶到另一更完美的階段中，使約伯經過完美到破碎，由破碎到完美，再由完美達到完美，這一個迀迴曲折的歷程，貫穿了整部約伯書，在這歷程中，神是推動力，因為這是神的奇妙工作，若苦難沒有神的工作，這苦難是空的。本文願意從這本震古鑠今的不朽之作中，與約伯共遊這迀迴之路，並作一深邃的探索。
一、神工作的對象：以約伯作範例
「他為人十全十美……」（一：1）
「他在東方中至大」（一：3）
「從前在胡茲地方，有一個人名約伯，為人十全十美，生性正直，敬畏天主，遠離邪惡」（一：1），這是作者對約伯的描述，也是神所承認及接受的，因為在神向撒殫提出挑戰時祂對約伯也有同樣的評價（一8），如此表達出在我們開始讀約伯的故事時，他的虔敬和正直已達到相當的水平，這個故事就在這樣的水平上展開：一方面因為約伯的完美，神有信心接受與撒殫打賭，把約伯交予撒殫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約伯知道自己的完美，而使他漸漸從以神作中心轉移到以自己為中心，他自信已經到了他人生的秋季，故他不斷數出他的完美：「我的榮耀不斷更新」，「人們期望我如望甘霖……如盼春雨」，「一如立在軍中的君王……」（廿九：20～25），他似乎已代替了神，殊不知他已被自己的錯覺騙了，所謂十全十美，並非指完美到無罪，也非指約伯已到了不會犯罪的地步，完美是指成熟，約伯的生命雖美麗如花，但花需要凋謝後，再結出果實，才是有意義。因此，完美是一動態性的過程，直到「如同你們的天父一樣成全」，而非在平面上的同一地方迴轉，約伯就是如此，他不自知地陷入自我的陷阱中，就在這關頭，神要開始祂的拯救工作。
如鱷魚：「美好的骨格」，「堅固的鱗甲」（四十一：12～15）
如河馬：「在神所造的物中為首」（四十：19）
神除了說約伯十全十美外，在祂第二次對約伯說話時，再次讓我們看見約伯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神提到二種動物：河馬與鱷魚，「我造了河馬，鱷魚和你」（四十：15～25），神用河馬與鱷魚把整個約伯描寫得淋漓盡至，這是神對約伯所下最後的斷案，也說明了約伯要經歷苦難的源由。
河馬在神所造的萬物中為首，這剛巧與約伯「這人在東方至大」（一3）相呼應，神用河馬形容他，因為他的「己」太大了，使人只看見他而看不見神，十全十美的約伯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也同時知道自己是會施恩的人（廿九：2～5，12～25），這個「知道」，使約伯感覺到全地上再沒有人像他那樣完美，他自認已達到高峯，似乎神在祂身上沒有插手的餘地！
鱷魚的特點在於其鱗甲，「鱗甲片片相連，氣也透不進去……」（四十一：8），「若想捕捉牠，刀、槍、箭、戟都是徒然」(四十一：18)。因此，神便問：「誰能揭開牠的外衣，穿透牠的鱗甲？」（四十一5）約伯的難處就在於此，整本約伯書都是回答這問題，他這個人太完整，太堅硬了，沒有人能向他伸出拆毁的手，這種剛硬，自滿的情形，使聖靈在他身上，不能釋放出來，神便要在約伯身上做破碎的工作：剝奪他强硬的外衣，卽如將瓦器破碎，好叫人能看見裏面的寶貝，這是神在約伯身上永遠的旨意，神的工作就在這旨意下開始。
二、神工作的過程
（1）從完美到破碎—突如其來的打擊（一～二）
第一次的衝撃：以皮換皮
神破碎工作的方法是從圓周到圓心，神先以約伯向撒殫挑戰：「你曾留心注意我的僕人約伯沒有？因為世上沒有一個像他十全十美……」（一：8），撒殫也注意到約伯的虔誠正直，但却懷疑人能否無酬侍奉神？他認為約伯敬畏神是因為神保衞了他，在他四周築了籬笆，賜他產業及子女，使他興旺，但若神撤去一切，約伯必當面咀咒神（一9～11），這是撒殫的控告，神因着約伯的完美，便接受了這打賭，藉此展開祂在約伯身上的工作：「看，他所有的一切都隨你處理，只要不加害他的身體」（一12）。於是，連串的衝撃便像旋風似的臨在約伯身上，在一天之內，他所有的財產、僕人、兒女都在他眼前化為烏有，他變得一無所有，然而他的反應仍持守忠信：「我赤身脫離母胎，也要赤身歸回，賞賜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神的名是應受讚頌」（一21），很明顯撒殫在這回合中敗陣了。然而，他却沒有放棄，願意繼續與神賭下去。
第二次的衝撃—打撃骨和肉
苦難一個個的接踵而來，神剝奪的手把約伯的一切拿走，但這一切畢竟是身外之物：「那只不過是以皮換皮吧了！……若你伸手打擊他的骨和肉，他必定當面咀咒你」（二4～5）神當然接受，於是約伯全身長滿了毒瘡，成為一個被抛棄的人，甚至與他最親密的妻子也不能忍受他：「難道你仍能保持你的完美嗎？倒不如棄掉神，死了吧」（二9），面對此絕境，約伯仍不動搖：「難道我們只能從神手裏得福，而不能接受禍嗎？」（二10），當一切祝福存在時，約伯能說敬畏神，當祝福挪開了，約伯仍不肯對神說再見，這證明約伯對神無私的愛，結果神的榮耀得著彰顯，約伯品格的完整得著表白，也使撒殫受到羞辱，啞口無言。
這故事似乎在此停了下來，但這並非是結局，因神的旨意仍未完成，故約伯的苦難仍未停止，神已安排了另一新情勢，以攻破約伯的最後防線：從圓周到圓心。
（2）從破碎到完全—心靈的激盪與煎熬（三～卅一）
約伯的苦難旣然是人類苦難的極限，那麽，他的苦難應是全面性的，從圓周到圓心，不只是財產上的損失和身體上的痛苦，這些突然席捲而過的衝撃，只是碰到心靈的外殼而已，靠着他的「十全十美」，仍能使他穩操勝券，但緊接在危機過後而來的，是他返回內心，在黑暗光景中作一深邃的探索，這是一個觸及內心的痛苦，這痛苦始於三友人七天七夜的陪伴中，這痛苦的宣告可以在他和三友的辯論中，一覽無遺：
心靈激盪的緣起
約伯在他的三位「安慰者」經過七天七夜的沉默陪伴下，開始考慮自己的處境，在這些日子中，他的心底深深地受著震撼，可是他不明白這些事的發生，他感到迷惑、困擾，他的心靈正經歷着深邃的探索；這些年來，他一直享受保護和蒙祝福，他也在衆人眼中被尊為大。然而，霎時，這一切都烟消雲散，雖然在事情發生時，他已經了解到人不能帶走任何東西，他必須在神手中接受福也接受禍，可是現在他不明白，他沒有犯罪，為何神要這樣對待他？在這種困惑中，人可能會否認神的公義，但約伯不能，因為他太認識祂了，但如何使神的公義和他自己的義彼此妥協呢？這就是約伯的困境，所有莫名其妙的事，在他內產生了極度的痛苦，他不能咀咒神，只有咀咒自己的生日（三），這就是為何一位在不久前還勇敢地說：「難道我只能接受福而不能接受禍嗎？」的人，現在却轉過來宣稱：「我寧願死，我不要活着」（三11）的原因。
心靈動盪的過程
他的三位朋友看到約伯在自怨自艾時，便開始教訓他，希望把他從自我的陷阱中提升上來，但却因他們對約伯的誤解而引發出三回合的辯論，因為他們根據以往神的基本原則：賞善罰惡，並以他們的有限知識及悟性，對約伯下了一個結論：約伯一定在暗中犯了罪，才導致如此的懲罰，因而勸浪子應回頭，但這正是約伯最聽不進去的，因他自知十全十美，故他們所說的每句話像利劍直剌約伯的心，使他內心如翻騰的海濤，使向來平靜的約伯頓時呼天喚地，失去平穩，結果露出了「我」的本相：在第一回合的辯論中，雖然他的友人以婉轉的勸告勸他認罪，但他們越堅持約伯有罪，約伯越是反抗，他反覆鄭重宣告：我是無罪的，我是正義的，甚而說出了狂妄的話（九～十），然而在這些話中，却讓我們真實看見他內在的生命，他能在神面前坦然的傾心吐意，甚至埋怨神對他不公平，他的目的是欲突破其三友人所盡力維護的傳統原則，至第二回合時，友人開始以恐嚇的話並集中在惡人的行為上，指出因果的關係時，迫使約伯更透不過氣來，他痛苦增加，然而內在的成熟能往上攀升：「我確實知道為我伸寃者還活着，我的辯護人要在地上起立」（十九25），他在一無所有之中，仍能道出這線希望，這就是約伯成熟生命的表現，不看外面的傷痕，只看裏面的盼望。到了第三回合時，約伯的生命越不一樣，當厄里法以直話直說的方式數算他沒有犯過的罪狀後，他仍能回答：「祂若試驗我，我必如純金出現」（廿三10）。從約伯的言論中，可看出他雖然不斷的肯定自己的有理而反映出神的無理，但他却未失去對神的信心，因這信心，使約伯能在無從透視的黑暗中，仍閃爍着一絲信仰和希望的光芒，只是在這走向光明的過程中，約伯內心的態度太自負了，這點在經過三個回合的辯論後，完全曝露在約伯的最後自我申辯中：從約伯在記憶過去的黃金時代中，使他不自覺地陷入自我欣賞：他是公正與正義的化身（廿九），但當想起現在受屈辱的情況時，便引出自我憐惜的情緒，發出無限哀怨與不平（卅），因着他受了如此深的誤會，呼天喚地神都不回答，他只有以誓言來證明他是無辜的（卅一），從這一連串的自愛、自憐、自義當中，可以看出約伯對神的愛仍暗藏着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覺，他欠缺的是捨己，包括他的義德。在此背景下，縱使經過長時期的痛苦探索，最後會發現，人的感覺絕對不能幫助脫離危機，人的思想永遠探索不出神的意念，人的意志不能屈身俯伏在神的手中，這種經歷清楚說明唯一的解決之道，只能捨己進入主的奇光之中，於是「約伯的話說完了」（卅一37）。真讓人鬆了一口氣，因倘若他的話沒完，神便不能開始祂的啟示。
（3）從完全到完全—神的顯現（卅二～四二）
神顯現的前奏：厄里烏的解釋
約伯經過了三個回合的辯論及作了一段冗長的申辯後，以一種富有挑戰性的語氣作結：「惟願神俯聽我，這是我最後的要求，願全能者答覆我」（卅一35），他希望與神面面對質，因他心中的結只有神才能解。故此，他的願望應是迫使神顯現的導火綫，然而，神在祂顯現前却安排了祂的代言人厄里烏為祂舖路，目的是先使約伯平下心來，以預備祂的來臨。
約伯的整個問題在於被自己和自己的義緊緊梱住，因此，厄里烏一針見血的指出約伯的難處，使他啞口無言：「神比世人更大」（卅三12），若人的目光離己向神，才能看到祂的道路是超過人所能理解的，就是因為約伯只看見自己，故不斷埋怨神對他的質詢不回答，神有義務向人解釋嗎？神並不欠約伯任何回答，因祂比世人大，然而祂因慈愛的原故，早已在人的內心不斷喁喁施教，可惜人却沒聽見，「你為何與祂爭論呢？神用一種方法向人說話，人若不理會，他再用另一方式……」（三十三13）。苦難原來也是神向人說話的一種言語，這是厄里烏對約伯苦難的解釋，在這解釋中，約伯終於得到了一個不是基於因果原則的答案，而是基於一事實，那就是神的更高管教原則，目的使約伯更成熟，因此義人也能受苦，義人受苦是因為神要讓他們認清自己的驕傲並離開枷鎖（卅六8～10），神超越世人，從神所作的一切自然界奇事中，有誰能明白呢？人只能謙卑服從。「現在人不能看見穹蒼的亮光，但風吹過，天又發晴，金光出於北方……」（卅七21～22），約伯已進入一個充滿雷鳴和黑暗的風暴中，然而勁風吹過，清除了空中的雲霧後，就會有輝煌的金色陽光，在約伯有限而錯誤的領會水平上冉冉升起，並響起神顯現的序曲！
神的顯現：在旋風中說話
神的道路已打開了，厄里烏已為神準備了約伯的心，使他能直接傾聽神的聲音，於是神便在旋風中顯現，並開始向約伯說話（卅八1，四十6）。本來約伯要求神出來，目的是要神給予他一個答覆，但神不僅不回答，反過來給這位曾咄咄逼人的詢問者一連串的問題來回應他，每一個問題都是描述祂的創造奇工，用以表達神是支持一切，安排一切的創造者，對於大自然的一切，約伯是否也如神一般瞭如指掌呢？約伯是否在太初已與神參與創造工程呢？一連串的「你在那裏？」「你知道」？「你能」？「你是」？等等的問題，使約伯感到神的智慧及祂在一切工程中的威能而驚駭，更使約伯驚醒過來，知道自己原來只是一個受造物，是一個不能以自己的準則來判斷創造者的有限受造物，人在宇宙之後方才存在，在神的大能下，約伯的無能便相對地突顯出來，這接踵而來的問號，均總結在天主最後的一個問題上：「好强辯的，豈可與全能者爭論？與神辯駁者，請答覆這一切吧」（四十1～2）面對這個要求，約伯感到毫無招架的餘地，在神的偉大及聖德前，約伯發現原來自己先前以全力爭取的，正是超越自己領悟的事理，他意識到自己的無知，自己的一無所有，這種震撼，使他只得用手摀口，他能說什麽呢？（四十2～5），他唯一的選擇是放下自己的正義，懷着赤誠的心投靠神，這就是神的工作，當看自己有如河馬一般大，在人中稱王，像鱷魚一般硬，不受駕馭時，神不得不削減我們，唯有以嚴峻的考驗，以至被破碎，直至被帶到盡頭時，人才會低頭說：我是一無所有，也只有在神的顯現下，才能認出祂的偉大，才能露出人的本相，為此「我厭惡自己，在灰中懊悔」（四十二2～6）。那像河馬鱷魚一般偉大完整的約伯，果然被撃碎了，神剝去了他堅硬的外衣，這不是苦難的功勞，苦難只是預備，也不是解釋的後果，解釋只為舖路，真正令約伯仆倒破碎的是在金光中、旋風中與主相遇，約伯終於認識了自己，也認識了祂，因他已親自看見了祂，就在這時刻，難題解決，危機過去了。
三、神工作的結果
約伯生命的成熟—光榮的代禱（四十二7～9）
從神的顯現和譴責中，證實了約伯果然是無可指摘的僕人，在此結局中，「受苦之僕」的思想（五十二13～五十三12）更為顯著，就是因為約伯忍受了如此多的苦難，仍能屈服於上主的態度，使他的祈禱受到上主的悅納，他能為友人代禱，也能為他們獻上贖罪祭（四十二8），神完全承認約伯的完美，反之，對三友人表示生氣：「我應向你們發怒，因為你們講論我，不如我僕約伯講論的正確……」（四十二7），因為他們在與約伯辯論時，只圍繞在因果律上，以有限的神學解釋無限的神，也只以有限的知識給約伯下結論，然而傳統的因果報應並非全部的真理，神大過任何法則，人不可能約束神，這三友人聲稱知道神的道路，其實他們比約伯更為無知，至少約伯承認此報酬律，另一方面却因自己的經歷而感到事有蹊蹺，並願作一痛苦而深邃的探索，最後約伯終於獲勝，而三友人落敗而去，神看約伯的情面，寬恕了他們的無知，為他們代禱，並獻上贖罪祭，這就是約伯奮鬥的結果。
約伯榮耀的結局—雙倍的福份（四十二10～17）
「神照約伯以前所有的，雙倍地賜給了他」，所謂雙倍的意義，在申命紀中可以找到，「長子的產業應多加一份……」（申廿一16～17），作為長子，他有權從父親的家產中得到雙份，現神加倍地賜福給約伯，表示約伯已從一個孩子、少年，長大為成熟的兒子，能以長子的名份蒙受神雙份的賜福，約伯不只有七個兒子和三個女兒，他還看到兒子的兒子，直至四代，約伯如今在生命上果實纍纍，這是神在約伯的一生中最後的目的，神的計劃終於達成了，約伯的故事也在如此美好的結局中結束！
四、神學反省
人在潛意識中，常相信自己是活在一個公平的世界中，因此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視為最公平的因果定律：卽好事通常會讓好人碰上，而厄運則往往叩惡人之門，這樣的心態背後，潛藏着一個强烈的動機：人們希望世事有規可循，如此就可以掌握和預測自己未來的命運，只是當我們絕對化的沿用這信念去判斷事物或對別人的際遇作歸因時，難免會產生誤導與偏見。畢竟，世間事非人力可以解釋得盡，在某些時刻，我們仍會看到無辜者在受苦，意外厄運驟然降臨，面對著他人的不幸，心中便會隱隱浮現不舒服的情緒，因這威脅到公平的意念，也意味著同樣的遭遇會有相等的可能降到自己身上，這無疑會引起個人對未來的恐懼與茫然，為了降低理智中失措的情緒，人們在有意無意間，寧願沿用因果律的理念來評斷事物，而不相信不幸的事情會降到沒有過錯的人身上，那麽，人便會陷入偏見的陷阱中。
約伯的三位好友就是在此種意識型態下，把罪强加在約伯身上，加增了約伯的困惑，而約伯也在此意識下誤解了神，為他們而言，神賞善罰惡是一個基本的，堅定不變的真理，三友人看到約伯的痛苦，不能理解為何一個義人會受這麽大的苦？加上他們背後的私心，就是害怕這情況會臨在他們身上，於是硬說約伯因犯罪而受苦，然而他們忘記了神比任何真理都偉大，祂不受任何原則的束縛，在約伯的特殊處境中，神是按照一比這基本原則更高的法則行事，神並非要推翻這原則，問題是一個準則不是能普遍套用在每個人身上，約伯也深感那三友人硬要他接受的原則，並不適用於他，因為他知道自己無罪，但却不知道為何這一切會發生在他身上，以致引起後來的混亂，他忘記了神就是神，神可以運用的真理不只一個，他們所犯的同一錯誤就是沒有把無限的神及有限的人「正位」，這是他們的無知，他們却以為知道一切，為針對他們的知道及不知道，神在顯現中便以一連串的包羅萬象的問題，問約伯：「你知道你有多少不知道的嗎？」如果約伯真的知道他究竟有多少不知道的，才算是一個真知道的人，知道自己的極限才是真智慧，現在的我們是對著鏡子觀看，所知有限，等到神在永恒中帶領我們從高處往下看，從路程的盡頭看整段歷程時，才知道神讓我們遇見一個難處，是要拯救我們脫離另一個更大的難處，神能看見明天，看見未來，我們却不能，但是約伯他們並不知曉，所以再怎樣辯論，充其量只是地上有限的知識，而苦難的答案非有神的知識不能解開，唯有等到與神面對面時，才算得到真正的解答，故此，强硬如鱷魚，偉大如河馬的約伯，當與神在旋風中接觸時，他不得不承認：「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四十二3）。「誰能剝掉他的外衣呢？」只有神，人不能做的，神成就了，從約伯咀咒自己的生日開始，直至他以懊悔結束的這段歷程中，讓我們看出神的工作：約伯卽使經過苦難，經過火窟，却沒有枯萎下去，最後出來的是榮耀的產品。
結論
「神是公平的嗎？」「祂為何對我的遭遇沉默不語」？也許約伯所吐的苦水引起我們內心的共鳴，也許約伯的苦難是我們所遭遇的縮影，但願透過約伯的經歷，能幫助我們看出神的美德，讓我們能透視烏雲後的陽光，十字架後的出路，願主的計劃和目的也能成就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這樣，約伯的歷史也將成為我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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